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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轶事
□ 杨群灿

司马光（1019－1086 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
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史学家、文学家。

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在洛阳南郊筑独乐园，主
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
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

《潜虚》等。
司马光是咱们伊滨区的骄傲。本文辑录了有关司马光的9则故事，以

便让大家认识生活中的司马光是什么样子的。

核桃去皮

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拿了一个青胡桃，让姐姐帮忙剥掉核桃
皮，姐姐忙了半天也没有剥下皮，就别别扭扭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家里一个女佣走过来，看到了那个剥了半拉子的青核桃，就
舀来一碗开水，把青核桃放进水里。核桃经开水一泡，很容易就把皮剥下来
了。姐姐从里屋出来，看见他在吃核桃，就问核桃皮是谁剥的，司马光头一歪，
骄傲地说：“当然是我剥的，我想了个办法，用开水一泡，这皮就剥下来了。”

站在窗外的父亲把这一幕看得一清二楚，就走进屋里，狠狠地把儿子训斥
了一顿：“你个黄口小子，怎么就敢说谎话！以后还怎么做人？”

司马光知道自己错了，马上低下了头。从此，他牢记父亲的教诲，老老实
实做人，再也不撒谎了。年长之后，他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勉励自己，一直到
死都没有说过谎话。后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突出了一个“诚”字。

警 枕

司马光退居洛阳住进独乐园，着手编著《资治通鉴》时，用木料做了一个枕
头，取名“警枕”，意在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贪睡。枕在这样一块圆木头上，进入
梦乡后，身子只要稍微一动，“警枕”就会滚动，把自己惊醒。惊醒后的司马光
就立即起床，继续思考、书写。

恭敬兄长

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八十岁时，司马光也年事不小了，但照料兄长从不让
仆人代劳，都亲自操持，侍奉兄长就如同侍奉父亲一样尽心尽力。哥哥体质羸
弱，消化不良，大夫交代要少食多餐，每次吃完饭不久，司马光都会关切地问哥
哥：“饿了吗？要不要再吃点啥？”如同照顾婴儿般无微不至。

天气稍稍转凉，司马光就常常轻抚着兄长的背，并关切地问道：“衣服薄
吗？感觉冷吗？”日日与兄长相伴，嘘寒问暖，这是何等的温馨感人！

俗话说：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司马光将兄弟间真挚的情谊
做到了极致，传为古今美谈；司马光的人伦表率，成为后人景仰的丰碑。

破瓮救友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为人熟知的。
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有一次，司马

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
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在场的孩子们一见出
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抱起一
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地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淹在
水里的小孩得救了。这个偶然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西两京有人把这件
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诚信卖马

司马光有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净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一到
夏季就会犯肺病。

司马光因有事用钱，打算卖了这匹马。他对管家说：“这匹马有毛病，如果
谁要买，一定要让买主知道。”管家笑了笑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呀？这马有
毛病不假，可是又看不出来，咱怎能把人家看不出来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听

了这话，脸色变了：“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诚实，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
咱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如果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非常惭愧，
连连称是。

低调淡泊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候长辈给他穿
华美的衣服时，他总是羞红了脸，试一试就赶紧脱下。

司马光于宝元年间考中进士，朝廷规定凡中进士者都要参加“闻喜宴”，皇
帝在宴会上赐给鲜花，以示荣耀，现场每个人都在头上插满了鲜花，嬉戏取乐，
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提醒他：“君王赏赐，不可
恭。”司马光才极不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几十年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
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老仆人说：“你家主人不是秀
才，早已经是宰相了，大家都称他‘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
光，老仆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愧疚地对司马光说：“幸得苏大学士
教导……”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东坡的字）教坏了。”

有一回，陕州知府得知司马光途经此地，便派人带着几坛好酒追至渡口。
他劝告说：“我不是有心谢绝知府的好意，沿途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很多以野
菜果腹的，我不能享受这琼浆美味。”之后，再无官衙为司马光设席送礼了。

坚不纳妾

北宋的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与王安石、岳飞一
样，是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蓄妓之人。

司马光婚后三十余年，妻子张夫人一直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
张夫人却急得不能行。有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来一个俊俏女子，悄悄安置在
卧室，自己借故外出了。司马光见了那俊俏女子，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
了。俊俏女子也跟到书房，搔首弄姿一番，取出一本书，装模作样翻了翻，娇滴
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远远地看了看她，板起面孔，拱
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俊俏女子很是无趣，悻悻地走了。

夫人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一天，她和母亲合计，偷偷在娘家安排了一个
美貌丫鬟，然后邀请司马光到娘家赏花，指使丫鬟接近司马光。司马光生气地
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次日，丈人家的宾客知道了此事，都十
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张夫人终身未育，
司马光就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子。

司马光自己不纳妾，不留恋声色，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他在出任定
武从事时，同僚但凡私幸营妓，都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一次，他听说有同僚
在寺庙私会歌妓，就前去捉弄他们。同僚吓得六神无主，叮嘱歌妓越墙逃遁，歌
妓胆小，不敢跳墙，匆忙之间竟然钻进了和尚的床里。同僚见了司马光，终究不
敢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司马光摇头叹气，作了一首诗调侃他：“年去年
来来去忙，蹔（zàn ）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甘于清贫

有个名叫王拱辰的大臣在洛阳的宅第非常豪华，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
称“朝天阁”；司马光当时在独乐园编修《资治通鉴》，居处极为简陋，于是另辟
一地下室读书写作，于是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大臣的东西，折合百余万钱之巨，作为谏官的司
马光三次上书规谏：“国家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确有必要的，应准许
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仁宗没有同意。司马光便把皇帝赏
赐给自己的钱物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

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 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亦
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
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张夫人去世后，司马光因为清贫，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斟酌再三，只
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做丈夫的责任。

司马光为官近 40 年，而且位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不禁让人深思。在封
建社会，很多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多数人是为了荣华富贵、显耀门庭，泽被
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

我两岁的时候跟着妈妈去看戏，不是我喜欢，是因为她喜欢。内行看门
道，外行看热闹，我是属于后者。隔壁婶子说“常香玉唱的真好听啊。”我还
是觉得王朝，马汉厉害，很轻松就能把陈世美举过头顶。

过完年，走完亲戚，村子西头寨子上搭台唱戏。在野外，小凳子搬去，一
坐就到下半夜。喝罢汤，全村男女老少，倾巢出动。乌泱乌泱的都是人，邻
村的都来了，晚上就住在亲戚家。

看热闹的人多啊，就算是看门道，也得选个季节吧。正是天寒地冻的时
候，大晚上，冷得要命。棉衣，棉裤穿好，戴上棉帽，系上围巾，只留两只小眼
睛。裹上小棉被，我就坐在妈妈怀里。站着的人有的，不少，在外围。一阵
锣鼓响，人群有些骚动，后边的往前挤。

红红的幕帘拉开了，灯光照着，布景好漂亮。一个大辫子的姑娘，喜滋
滋手拿一张报纸，开唱了，

“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看不完说不尽胜利的消息”……
前边有人站起来。
维持秩序的，手里一根长长的竹竿，横着扫过去，就在人的头顶。

“坐下，坐下。”
刚刚坐下，有人喝彩，唱的好听啊，忍不住。
我是觉得布景好看，灯光好看，就是人说话太慢了，拉长了音，半天没个

完。走路也是，磨磨蹭蹭，我都快到外婆家了，拴宝和银环竟然还出不了那
个苹果园。更煞风景的是，中间有休息，布帘子一拉，把看戏的全都晾那儿
了，我趁机原地拉个小便。后来就睡着不省人事了，妈妈说拐孩子的抱走了
都不知道。

看戏不成就听戏，好听的段子有太多。
村里的高音喇叭天天放，红白喜事也唱，从记事起一直到我离开家乡。

“花木兰我羞答答……啊啊啊。”
“小仓娃，我离了……嗷嗷嗷……登封小县。”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就这样的一天天听下去，我奶奶竟然每次听到小仓娃每次哭，说是孩子

可怜啊，心肠好。
我也替仓娃遗憾，“再不能少林寺里看打拳…… ”。
不过人固有一死，可怜我是不觉得，就是觉得仓娃他妈坏，当然坏的还

有陈世美，还有李凤鸣，可怜的还有陈三两。
“陈三两迈步上公庭……”张新芳一出口底气十足，耳朵就像炸了一般。
还有黑头黑老包。“陈驸马，陈千岁，啊哈哈……”
放羊的时候，我也会在沟底没人的时候，扯着嗓子喊两声，“王朝，马汉

……。”威风是威风，就是嗓子喊哑了，感觉还是不像。
妈妈说，“将来娶媳妇，要找个会唱戏的。”
隔壁婶子开玩笑，找个肯来山沟里种地的银环。
银环我不喜欢，那是大孩子们的媳妇，我喜欢穆桂英。

“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震 ”。
婶子问我是喜欢穆桂英还是喜欢马金凤，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两个都

喜欢吧，评书里的还有戏台上的。
我后来就把这两个人都忘了。
大千世界，喜欢的人很多，先是邓丽君，再是王祖贤，还有李若彤。再后

来竟然喜欢到了国外，玛丽莲梦露，波姬小丝。
直到后来我一个人上班，手机里听到“亲家母，你坐下呀，咱们说说知心

话……”
大过年的，我竟然没能忍住，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我是怎么了，奶奶以前才会哭的。
上网搜，豫剧，曲剧，越调搜了个遍。
一个一个完完整整听过来，熟悉的乡音，熟悉的调，那些似曾相识的面

孔，那些刻在我DNA里我不曾察觉的记忆。
妹妹说，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吧。
她不知道我的哀愁，家可以回，回不去的是童年。

村 戏
□ 张炳辉（加拿大）

记忆深处灯下漫笔

去医院体检，彩超室外的长椅上，坐着一排溜人，紧挨彩超室的是一男一女，
约莫四五十岁。女人对男人说：“你要是难受，就靠在我身上。”说着，欲将男人的
头轻轻往她的肩上按。这时，男人突然哎呀了一声，原来是女人不小心碰到了他
的腿。男人的左腿翘在右腿上，一动不能动。这时，和他们隔着两个座位的一个
白发老太太，闻声急忙起身来到男人跟前，询问得知没啥事后，将男人的头发拨
拉了拨拉。看样子，是这男人的妈。

老太太开口：“看在家把恁俩都吓成啥了？！要是真有不好那病的人，都跟恁
俩一样，不都吓死了？”说完嘿嘿笑起来。女人和男人也笑了。随即，女人对男人
说：“看完病咱回家我都给你拍张照片发朋友圈，上头写上，谁再叫下图这个男人
出去喝酒，看我不逗他的事！”说完女人和老太太都哈哈大笑，男人显然不舒服，
但又憋不住笑。女人又说：“咱回去后把烟酒都戒了，现在你一天吸快两盒，以后
可不敢再吸了。”男人听后，急忙反驳：“不能一下子戒，得循序渐进。”女人不高兴
了，脸垂了下来：“你要是一天吸超过五根，立马给我转五百块。”说完，噗嗤一下
笑了。老太太也笑，接道：“不中，他要是再可劲儿吸，发现一回我叫他给你转一
千。”仨人都笑。

听他们谈话，我大概知道了，男人突发不良症状，俩人都吓坏了。八十多岁
的老母亲不放心，跟着来医院坐镇。本以为是不好的病，没想到，是抽烟喝酒引
起的，不是不治之症。看着他们此时的笑容，谁能说不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
是劫后重生的幸福，是一个小家为一件事而开心的幸福，是千家万户最常见的烟
火幸福……

看看女人，相比自己，一时间，我有点儿无地自容。说实话，最近一段时间，
我处于烦恼之中。原因无非是一些家庭琐事，诸如孩子他爸不知道关心我，结婚
快二十年还不知道我的生日，也从没送过我任何礼物。有时候说话还死难听，做
事贼伤人等等；诸如闺女太懒，周末假期在家，一天二十四小时，二十三个小时都
躺在床上，衣柜、房间乱得像猪窝，说了又顶嘴；诸如儿子痴迷手机，极爱玩游戏，

对于学习粗心懒散……类似这些，每天困扰着我，让我掉进了不开心的网。于
是，我羡慕那些疼妻子的好男人，羡慕别人家听话的好孩子。直到我看到了这个
女人，瞬间感觉自己并没有那么糟糕。首先，对比他的男人，在不良嗜好面前，孩
子他爸不抽烟不打麻将，之前是经常喝酒，但在我无数次劝说下现已改好很多。
其次，面对疾病，我的家人都很健康。至于那些我眼里的坏毛病，谁没有呢？自
个儿都不是完美的人，怎能渴求他人？

细想，什么是幸福？我认为没有天灾人祸，一家人平平安安，就是幸福。生
活中我们总是抱怨那些不如意，当我们把那些不如意和真正不幸的人比起来，才
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不如意……至于生活中的那些烦恼，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常想
一二，不思八九。

想到此，我遥望窗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幸福的人，我有爸有妈，有健全
的家。厨房里，红枣小米粥散发出浓郁的香甜，刚烙好的葱油馍，让人看一眼就
流口水，几个可口的小菜，都是家人喜欢的……此时，大门打开，传来孩子稚嫩的
声音：妈妈，我们回来了——

你看，红尘中，身披油烟，时而吵闹，时而欢笑的我们，都是幸福人。

寻常日子最幸福
□ 宁妍妍

春天里，路过一个在建工地，我的脚步在一扇窗下久久停驻。
那是二楼临街的窗，垂挂着一幅花色奇怪的窗帘，仔细一看，原来是一

条床单，随意地挽着一个结。
这是一个临时的居所无疑了，让我的目光和脚步都无法挪移的是窗台

上开着的一盆茉莉：莹白的花缀满欹斜的枝，透着枝枝叶叶参差的绿，星星
般的小花苞与新生的嫩叶一起跃动着清晨的点点阳光，为这间略显简陋的
临时居所平添了几分雅致。

夏日的夜晚，再次路过，远远听见一阵节奏铿锵又不失亲切的豫剧唱
腔。走近，见一对老夫妻在工地大门口的晚风中听家乡戏，两把竹椅，一把
蒲扇，老爷子给老妻悠悠摇着扇子，细数岁月，闲话家常，让我想到“醉里吴
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词句。

那一刻，我便固执地认定那扇开花的窗就是这一对看门老人的居所。因
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把日子过成一首诗，不管这日子是贫瘠还是丰裕。

记得许多年前，还住在母亲的农家小院里时，大家伙儿都喜欢在房前屋
后种花种菜，一架豆角，两畦青菜，三五棵番茄，下地回来，掐一把青菜，拽几
根豆角，挑两个红透的番茄，灶间里随便一炒，一碗番茄鸡蛋手擀面就端上
了桌。

当然也有种花的，我总是格外青睐，每次路过有花的小院，总是不由自
主地停下脚步多看几眼：烧汤花、指甲草、薄薄饼、鸡冠花、大丽菊，依着时令
热热闹闹地开着，只把一份朴素开出了一片恣肆的热烈与华美。

天边的云霞下，向晚的微风里，一家人围坐在烧汤花丛边吃过晚饭，母
亲便将几粒白矾、一团白线、绿绿的麻叶、红红的指甲花，一样一样码在家门
口的青石板上，挨个儿给小儿女们包着红指甲。

曾见过一户人家门前的凌霄花，密密匝匝覆满一棵两层楼高的侧柏，橘
红色的花瀑流泻下来，惊艳了青砖斑驳的老院墙。

也曾见过另一户人家房顶上一口锈迹斑斑的废弃老铁锅里，刺如剑戟
的仙人掌开满了花，有几十朵之多，绯色的花瓣闪着绸缎般的光泽，在荆棘
丛中静静绽放，周身都有着耀眼的光芒。那一刻，枯瘠与丰盈，粗陋与娇艳，
冷硬与柔美，在灰黑色的瓦楞间碰撞出一种奇异的美。

那些有花的人家，在贫瘠的土地上，更深地懂得风景；在匮乏的年月里，
愈加热爱生活。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喜欢在有花的门前窗下驻足思忖：这门里窗里住
着一个怎样的人，用每一天的日月写着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不觉已是秋意渐凉，我又在晨光中特意来看工地上那一扇开花的窗。
疾步走过去，那花色奇怪的窗帘依然垂挂着，只是窗前的花更多了，有

四五盆，绿意葱茏，葳蕤生香，微风中挤挤挨挨地笑着、热闹着。
我如儿时一样停下脚步，和窗前的花对坐一会儿，她们很温暖，我注视

了她们很久很久，我在花里，花在风里，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了。
或许，开花的窗里真的有一段我歆羡的静好悠长的故事；也或许，开花

的窗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故事，也只是三餐四季地熬煮着最平凡的人间烟火，
但我知道，这窗里一定有一颗开花的心。

开花的窗
□ 徐湘婷

丝路花雨

若有所思


